
1968年冬天那个晚上，西北风吼
得人心里都发慌，我钻在破旧的灶屋
里啃着铅笔头。傍晚时分，队里的大
晒场旧马熟路搭起了戏台。妈放工后
告诉我，当天演出《沙家浜》，我姨父还
演郭建光。终于散场了，嘈杂声由远
及近，我赶忙装腔作势做作业，头埋得
很低。我妈和姨父推门进屋。一股寒
气瞬间涌入屋里，姨父忙着卸妆，妈则
往锅里舀半匙菜籽油，叫我去烧火。
这事我最爱做，既能取暖，还可以闻到
香味，并且……

我从灶猫眼里瞄着姨父在吃糖炒
蛋，香味直冲我来，我吸着口水，只等
他搁下碗筷。我知道姨父一定会留点
给我，可是他那天始终抓着筷子不丢，
在慢吞吞咀嚼，茫然地看着我家的烂
泥墙。我早已忍耐不住了，故意咳着，
装作受凉感冒了。

姨父赶忙把碗端过来，我迫不及
待地一扫而光，因为姨父在这儿，妈也
没说什么。又甜又香的鸡蛋啊，后来
也就没有后来了，因为演员家属间发
生了不愉快的事，剧团解散了，我再也
没吃上小灶。

时间跳跃到1983年，我24岁，到
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那时虽然在公
社工作，但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又是
农村户口。原先也有人说媒介绍条件
好的女孩，我一听直摇头，我没底气
哩，弟兄四个只有三间五架梁正屋，且
是外土内砖，条件不对等哩。有人牵
线说媒，介绍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
并就大致情况作了说明，见面后我没
有一丝一毫犹豫、勉强，没有一丁点拖
泥带水、含含糊糊，直截了当回答媒
人：“好的！”

那时候社会上崇拜军人，我穿着
大哥的旧军衣，天天出现在埭上，和那
里的人混了个脸熟。这样，埭上人不

停在未来丈母娘面前夸赞我。
那天我照常空手来到她家，丈母娘

也不指望我带东西来，在她的心里其他
事都不是事。我心安理得地坐着，丈母
娘脸上写满笑意，搁下蛋碗笑眯眯地说：

“都吃了啊，不能留的。”
我本能地环顾四周，应该是如同我

姨父当年那神情、那场景再现。我确定
对象她弟还没放学、不在屋里，我不需要
装斯文，吃得凶丈母娘最高兴。

我在丈母娘不注意时，偷偷数了下，
一共九枚。乖乖隆地咚，对待我这个准
女婿准备杀鸡取卵、掏鸡窝了，难怪埭上
人笑说“女婿一到，老妈靠灶”，原来是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我放开肚皮也只吃下了五个，后悔

没有先拈出几颗出来，我无奈地转头望
向丈母娘。这时候，丈母娘以为我不好
意思，就劝说：“你都端了碗，哪个还会吃
你次碗。”我知道，这是丈母娘客气，我不
能当福气。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做法是
不能全部吃光的，那是对主人的不敬。

那会没有大鱼大肉吃，更不谈鱼
肚海参，能招待鸡蛋就是对客人最大
的尊重。农村人不讲究虚头巴脑的东
西，图个实在。我明白该怎么做，没有
说什么好听的话，只是努力表现出了感
恩之意。丈母娘见状，当然脸上笑成了
花一样。

退休了，我还经常在爱人面前提醒
买鸡蛋，生怕哪天断顿。前天我又和她
满心欢喜去超市买鸡蛋，我开心地去结
算区，等了好久不见她人影，电话来了，
说是有人喊她跳广场舞去，叫我结账。
我立时傻了眼。失算了。我微信账户里
是有钱，但那是稿费，发表了四五篇小文
章才积聚来的，一直没舍得花，原计划再
努力下，买些书籍回来看看的，不曾料到
理想败给了物质刚性需求。回归现实
吧，民以食为天，我以鸡蛋为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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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要
缴两元钱，我将钱装口袋里，用手
捂了一路，但上课老师收钱时，钱
却不翼而飞了。我最后汇报了老
师，恰好有同学捡到了两元钱，但
那天还有一位男生也丢了钱，而且
也是两元纸币，老师只好让我俩平
分了钱，每人给了一元。

下午回到家，和我妈说了此
事，我委屈的眼泪还没流下来呢，
我妈的拳头便落到了我身上，我的
哭声瞬间秒变成“惨叫”。后来，我
才知道，我妈不是心疼钱，是气我
马大哈将钱弄丢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我将罐
头瓶里自己攒的零花钱取出一元
钱，补交了学费。打那以后，我妈
每次给我钱时，千叮咛万嘱咐还是
不放心，最终亲自去学校交给老
师。后来上了中学，我妈将书费、
学杂费装在布钱包里，再将钱包缝
在书包内侧，我妈说，书包不丢，钱
便丢不了。

我去外省上大学，那时父亲身
体不好，家里经济捉襟见肘，为了
节约路费，我妈决定让我自己坐火
车去大学报到。临行前，我妈将
2000元现金缝在我的内裤外侧，
密密麻麻的针脚，想用手撕开取钱
都难。我妈在我兜里放了一把小
剪刀，嘱咐我取钱时，找个厕所，用
剪刀将针脚挑开。

那天刚下火车，便有高年级同
学接站，学校大巴将我一路拉进了
校园。有位学长非常热情，帮我提
着行李，领着我来到新生报到处。
帮我填好表格，然后带我到缴费
处，我一下慌了神，急中生智，一捂
肚子，假装内急，跑到厕所里将针
脚挑开，将钱取出。

后来和学长聊起开学时的糗
事，他笑着说，他的学费也是被他
妈缝在衣服里带到学校来的。他
还说起有一年他爸做生意，有外地
客户欠了款，年底他和他爸去催货
款，要回来五万现金。钱太多，缝
在衣服里也太鼓了，他爸干脆找了
个破蛇皮袋，将现金用报纸包好，
塞进蛇皮袋里，然后他们父子俩故
意装扮埋汰，临出发前一天还没吃
没喝，因为害怕路上上厕所。就这
样，父子俩挤上了火车，因为是站
票，倒班坐着蛇皮袋，一刻也不敢
高抬屁股。战战兢兢一路，火车行
驶了22个小时。到家后，父子俩将
蛇皮袋往炕上一扔，话都没说半
句，便急吼吼跑出了屋门。他妈不
知内情，脚前脚后跟出来追着问，
一直追到了厕所门口，才知道，这
爷俩“憋”坏了。

后来我去外地旅行或出差，只
在兜里装一点零钱，因为带着银行
卡，随花随取，再不用担心藏现金
的问题。现在，银行卡也不用带
了，出门只要带着手机，在强大的
网络支持下，更安全便捷了。

□雨娃

出门带钱

□积雪草

允许父母有“玻璃心”

密码大战
□青衫

朋友跟我抱怨：“真不知道是怎么
搞的，我爸和我妈现在变得越来越敏
感、越来越脆弱、越来越矫情、越来越
玻璃心。你随便说一句什么话，自己
还没发现，他们就会无怨无故地生半
天气。一个爱哭眼抹泪，怎么哄都哄
不好；一个如凶神恶煞，怎么劝怒气都
不消。我现在都害怕回家了，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犯错了。”

她的父母我都认识，一个乐观开
朗、爱说爱笑，一个内心强大、风趣幽
默，两个人都退休了，在家中享受悠闲
的晚年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
成“玻璃”心了呢？

朋友说：“前段时间，我说带他们
去旅游，去他们向往已久的西藏，他们
两个欢呼雀跃，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原来我担心高原反应，所以一直没带
他们去。今年刚好有一个假期，所以
最后下了决心，因为怕留下遗憾。谁
知道临出发的前两天，我们家那位临
时有事从国外赶回来（这位朋友的丈
夫因为工作原因长驻国外），久别重
逢，所以我取消了出游计划，改为假期
在家。这下父母不高兴了，两个人都
气鼓鼓的，说我偏心，这个女儿真是白
养了。你说这都是哪儿跟哪儿？这怎
么叫偏心呢？我们夫妻团聚不是好事

吗？我很惊奇他们会这样界定这件事
情。你说他们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想，人都可能有玻璃心。玻璃心
是一种没有自信心、没有安全感的体
现。很多人都喜欢刷存在感，这是内心
深处渴望被认同、渴望被关注，于是各种
纠结、矛盾、困惑，渴望在别人那里找到
答案和肯定。这样的人往往同时也缺乏
安全感，带有攻击性的语言和挑剔的心
态只是拿来自卫的，仿佛不如此不足以
体现自己的强大。

老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站成岁月
里的树，不仅只为装点路上的风景，更多
的是为儿女遮阴避暑、抵挡风雨。日子
过着过着，就发生了质的改变。曾经年
轻的父母，渐渐老去，除了年龄在增长，
其他指标都呈现下降趋势，也包括曾经
坚强无比的内心世界。他们渴望儿女的
关爱，渴望肯定、渴望赞美，可能时不时
弄出点动静，也不过是想吸引儿女的注
意和重视罢了。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别以为只有自
己最容易被伤害。其实我们每一个不耐
烦的眼神、每一句不屑的话语、每一个无
意的动作，都可能会使父母伤心难过。
所以，小心呵护父母，允许他们有“玻璃
心”，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和关心，那是
长长人生路上必经的过程，是一个节点。

儿子刚上初中，学习一下子紧
张起来。为了让他安心学习，家里
新换的笔记本电脑，被老公设置了
开机密码，以防止他独自在家时无
节制地玩。

那天正是全运会开幕的日子，
老公就把这一天设置成了密码，只
是数字顺序颠倒了一下。

儿子那天独自在家需要用电
脑，他进入到要输入密码的页面，
电脑提示显示“全运会”，他想了
想，输入了全运会开幕时间，不对；
闭幕时间，也不对；全运会字母全
拼，还是不对。儿子急着查找学习
资料，打电话给老爸问了开机密码
后最终得以进入。

老公回来后，马上修改了密
码，设置成李白的诗《望庐山瀑布》
最后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中每
个字的首字母。儿子上网，再次

“卡了壳”，这次提示是“李白诗”，
他肯定傻眼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他厚着脸皮问：“老爸，是李白的哪
句诗？我把会背的李白诗都默念
了一遍，试了几个，也不知道该输
入什么。”老公心领神会，神秘地一
笑，口吐莲花般地说出那七个字。
真相大白，儿子也笑了：“这么简单
啊，我把李白的《侠客行》都试完
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公哈
哈大笑：“就当是学习了！”

密码泄露了，还得改，几天以
后老公告诉我，改成了我的生日。
儿子的玩儿心可不改，总想着趁我
们不在尽情遨游网络。他后来告
诉我们，密码提示“生日”，谁的
呢？首先输入自己的，不对；再想
别人的，一个也不知道啊。当然不
能问我俩，他想来想去，居然打给
了奶奶！奶奶一听是打听生日，乐
颠颠地把生日告诉了他，还一个劲
儿夸他是个好孩子，有孝心、懂事
呢！可是一输入，不对。于是如法
炮制，再打给姥姥，一番夸奖又不
可避免。终于得到了我的生日，也
试出了密码。晚上吃饭的时候，儿
子问我：“老妈，你生日刚刚过去一
星期，怎么不过生日啊？”我随口
说：“忘了。”然后马上警觉：“你发
现了啥？”儿子说：“我知道电脑密
码了。”然后郑重其事地和他老爸
说：“以后咱俩要想着给老妈过生
日，有两个男子汉在，不能让家里
唯一的女士受委屈啊！”

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激动
啊！我悄悄地、狠狠地瞪了老公一
眼，用眼神告诉他：瞧瞧哦，儿子比
你强！

在这场密码大战中，我想收获
最多的还是儿子——收获了知识，
开始注意亲情，也知道了爸妈的良
苦用心，上网有点节制了，我想这
也是程序设计者没有想到的。

吃鸡蛋
□毛松南


